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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写赤壁
赤壁市文体广新局协办

红蓼花
程向阳 （赤壁）

应该是收割中稻的季节
在水里潜伏了一个夏天的河滩上
红蓼花长发披肩
在泥渍未干的乱草丛中
火红的花朵
为夏秋划出了鲜艳的界限

老水牛在花丛中甩尾舐草
牧童的欢笑声
如同叩响了深秋的门铃
在那幅牧归的图画里
谁也没有在意
暮色中翻腾的花海
竟是晚霞般灿烂的远景

放学刈草的孩子
用微风中的辛辣
来调味平淡的日子
此刻，他心中的愿望就像退却的洪水
一直降到了河底
他相信，行色匆匆的小船
一定载着红蓼花的种子
在水草丰茂的远方
种植长久的幸福

在他乡，在红蓼花盛开的水岸
在蒹葭苍苍的秋日
一阵辛辣的风吹来
素不相识的人们都可以凭此相认

丙申岁初冬，我平生第一次踏访赤壁。
魂牵梦萦的赤壁！还在蒙童少年时，我

就从小人书上知晓了“火烧赤壁”的传奇故
事，那战船似点着的火把一片连着一片熊熊
燃烧，由此，“赤壁”二字犹如种子植入心田，
这应是我与文学最早的结缘吧。

从湖北赤壁市（古称蒲圻）西北行30里
许，急匆匆驰赴三国古战场，矶头临江悬崖上
石刻“赤壁”二字赫然夺目，凭石栏眺望，一抹
长江水不扬波。现在的江面仅剩2里，当年
火烧赤壁时江面有 8里宽哩。世事苍茫，
1800多年前（公元208年），那场大战何等气
吞山河：孙权、刘备结盟抗敌，以区区5万联
军溯长江西进，去抗击号称83万之众的曹操
南征大军，两军对峙于赤壁江面；一代枭雄曹
操误中庞统的“连环计”，将战船首尾相连结
为一体，说是以利北方士兵演练如履平地；周
瑜采纳黄盖所献的“苦肉计”，并令其致书曹
操诈降；诸葛亮呼风唤雨既上演“草船借箭”
又“巧借东风”；尔后一个月黑风高夜，黄盖率
蒙冲斗舰乘风驶入曹营纵火，曹船尽烧殃及
岸上营寨……金戈铁马，步步惊心，运筹帷
幄，环环紧扣，高潮迭起，扬水战之长，借火攻
之势，终至一战定乾坤，为日后魏、蜀、吴三国

鼎立拉开了大幕……
“赤壁之战”添列我国古代“以少胜多、以

弱胜强”的七大战役之一，彪炳于中国军事史
册，其哙炙人口的故事、惊世骇俗的战争奇
观，搅动了多少文学大师的如椽之笔，历朝历
代留下的相关文学作品汗牛充栋。

当首推120回的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原
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演义据史描摹，渲染
铺陈，刻画英雄，弘扬忠义，一经问世，即风靡
天下，明代刻本计20多种，清代刻本达70多
种，康熙28年，日僧湖南文山编译出版日文
本《通俗三国志》之后，更流布于朝鲜、日本、
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英国、法国、俄国等
欧亚大陆，传为全球佳话。

《三国演义》著者罗贯中，号称“湖海散
人”、喜好浪迹天涯，为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
家兼杂剧作家。《三国演义》与《红楼梦》、《西
游记》、《水浒》同列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
著，罗贯中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章回小
说的鼻祖。

历史是一面镜子。流连于周瑜塑像、拜
风台、凤雏庵、翼江亭、赤壁碑廊、赤壁大战陈
列馆、三国雕塑园等，千年紫藤古蔓新枝，参
天银杏绿荫森森，却令人有思接千载、神游万

仞之感慨。遥想当年卧龙先生摇唇鼓舌力挫
群儒，凤雏先生撩眉卷须巧施妙计，一龙一
凤，联袂赤壁，双英擎天，掀起浊浪巨澜，留下
万世绝响。

赤壁名之盛，盛至因争“赤壁”之名还闹
出了一桩沸沸扬扬的文坛公案呢！

北宋名士苏东坡被贬谪为黄州（今湖北
黄冈）团练副使，官场失意而文场得意的苏大
人，曾两度行吟于黄州赤鼻矶，烟波浩淼间把
酒临风发思古之幽情，遂作《前赤壁赋》和《后
赤壁赋》，一时名动天下。却不然，竟引发蒲
圻赤壁与黄州赤壁孰为真正古战场之争？更
有甚者，争议之声愈益不绝于耳，遂生发出

“赤壁七说”曰：蒲圻说、黄州说、钟祥说、江夏
说、汉阳说、汉川说、嘉鱼说……凡此种种，众
说纷纭。当然，史家大多倾向于真正发生赤
壁大战的地点应是蒲圻赤壁，于是，蒲圻赤壁
又有“武赤壁”之誉；而位于古城黄州西北汉
川门外的赤鼻矶，则被称为“文赤壁”，或称

“东坡赤壁”。如此说来，皆大欢喜也！
在中国，对于“赤壁”的一次集体记忆与

全民狂欢，当属上世纪九十年代央视如火如
荼播映的84集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每天晚上，央视荧屏展现的是从东汉末年到

晋朝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长卷，一幅幅
波澜壮阔、惊心动魄、龙争虎斗、刀光血影的
战争场景，一幕幕豪放、雄浑、古拙、悲壮的艺
术氛围，让亿万观众大开眼界又大呼过瘾，一
时间，“人人争说三国、个个讲述赤壁”成为时
尚。

“一代名导”王扶林先生艺高人胆大，挟
上世纪八十年改编、拍摄经典名著《红楼梦》
大获成功之余威，又历时5年精心打造鸿篇
巨制的《三国演义》，剧组足迹遍及“三国”故
事发生的每一个地方，调集群众演员计40
万人次。毋庸置疑，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中的“火烧赤壁”属重头戏中的重头戏，9台
摄像机和1架直升机从水、陆、空三个维度同
步拍摄，开动战船72艘，烧掉50多车木柴、
20多吨汽、柴油，火焰腾空，遮天蔽日……一
位新加坡导演曾考察过《三国演义》的拍摄
实景，感慨万千地说：“这是在为中华民族拍
戏啊！”

告别赤壁古战场，俱往矣，1800多年前
的历史早己尘埃落定。然而，正如《三国演
义》开篇所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
合”——不正是我延绵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
民族的大智慧么？！

初到赤壁
张胜友 （北京）

致可敬的环卫老人
马景良 （赤壁）

在城市一角的石凳上
坐着一位小憩的老人
冻僵的手脚 疲惫的神情
孤独的老人
是一位城市大龄保洁工
夜深的寂静
石凳的冰冷
还有刺骨的寒风
没有赶走她的身影
是一份责任让她坚定
老人很老 古稀之身
脸庞上已经刻上了岁月的无情
老人虽老
却有一颗大爱的心
老人的形象像一尊雕塑
亦如一位慈祥的女神
是她的辛劳
让垃圾有了归宿
是她的汗水
洗涤了城市的灵魂
是她的付出
换来了城市的美丽
是她的坚守
给了市民开心的出行
尊敬的环卫老人
最美的大龄保洁工
我举起右手并拢双脚
向你致敬！
还要大喊一声
我们谢谢您！

红叶深深深几许
玫昆仑 （嘉鱼）

捧着晶莹露珠踏歌而来
红火的跳动涨满年轻而羞涩的心
一次深秋林中的相约成了一首诗
山河，小树，鸟儿争相欣赏

坐在屋顶上收集一束束阳光
每走一处，芬芳一路
直到树叶纷纷飘落时
夕阳才玩腻了偷偷溜走

枝叶筛落的月光扑面而来
在初冬的夜晚吹起口哨
秋虽去，思依旧
一种期待飘过心灵的山坳
看谁能够站成一棵树

一片片红叶盛满热情
却经不住冬风的抽打
折落在冬天黄昏的山坡上
血色的伤口经不住红尘的抚摸

前方的路，飘出一串铃声
谁匍匐大地，化作泥土
表白，深沉，等待
红叶深深，深几许

七律·骑行吟
吴前进 （市直）

头顶苍穹脚踩轮，
弓腰曲背走红尘。
左弯右拐轻飞燕，
上骋下驰飘彩云。
越岭翻山强体魄，
迎风斗雨长精神。
车单人老君休笑，
我等休闲也健身。

几年前因公赴德国，在法兰克福国
际机场有一次久难释怀的邂逅。

记得那天提前两小时到机场。喜欢
臭美的我，突然感觉身上的连衣裙有些
土不啦叽。心想如果给它组合点什么，
说不定能增添一丝新鲜感。反正闲着也
是闲着，我就在机场免税店乱逛。见什
么都喷洒、涂抹、试戴，不花钱都是好
的。走过一家化妆品柜台，也没瞅是什
么品牌，顺手抄起一款香水，就直往身上
喷，让土气的连衣裙走起来飘逸着美美
的香味。

等逛到百无聊赖的时候，猛一看表，
差不多要过安检了，便抽身回返。突然，
一股清雅的香气，像穿越时空的一道炊
烟，挟带着童年时乡野牧歌式的味道，轻

轻地掠过我的鼻尖，令我怦然心动。四
下张望，也没见谁经过。撩起裙角一闻，
啊，这优雅而沉稳的芬芳，这从未经受过
的诱惑，竟来自那款随意喷洒的香水。

也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买下那款
香水，便义无反顾地直奔最近的化妆品
店而去。转一圈，犹疑得非常，我竟然不
确定刚喷的是哪一款。再看看表，已不
能够多耽搁，我便急急地偷拍了两款香
水，并小心翼翼地将货号、单价都一一记
下，盘算着到了香港再买。

等到了香港，情况有变，我办完事情
就直接回深圳了。在深圳也没闲着，公
务之余我跑了好几家专卖店，却始终没
寻获特别惦记的那款香水，只好又悻悻
然回到了内地。好长一段日子，我耿耿

于怀，拒绝喷香水。没想到区区一款香
水，居然让我纠结得坐立不宁、寝食难
安。

之后，跑遍了武汉三镇，没有一家店
有这款香水。又利用到上海出差，我马
不停蹄地去逛免税店。从浦东国际机场
到自贸区再到外滩，也没有。我甚至

“020”都用上了，一边逛实体店，一边在
网上流连，出门前后大半个月，淘到的只
是一个接一个失落和惆怅。

感谢老天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让我领
悟：适合你的，一念之差放了手，你就可
能不再拥有。我现在深感幸运的是，我
错过的只是一款香水，而决不会错过人
生难得的际遇，包括健康、事业和爱情
……

错过一款香水
彭红玉 （嘉鱼）

一

都说崇阳古堰湾是一首诗。
有春的灵动，夏的蓬勃，秋的厚重，冬的

壮美。
古堰湾，是一座村庄，一方湖泊，抑或是

一条拦河蓄水大坝？向往和追寻，时时涌起。
初冬，烟雨葱茏，明清时期的石板街如一

幅水墨画，木门木窗，飞檐斗角马头墙，古意
阑珊。汽车穿过白霓古镇的喧闹，越过清朝
京剧名伶米应生白霓麻石人杰地灵的老家，
在一片开阔地前停下。

水声。如庭院深处传来的琴萧合奏。低
沉浑厚，清晰入耳。

田垄交错，屋舍俨然，小路的两侧，绿树
成荫。四下搜索，不见水源。

穿小道，过田塍，脚步催生了风，催生了

植物的叶子与花朵之间的亲昵。
水声，伴着脚步的急切，越来越大。如闷

雷滚过头顶的磅礴，似万马奔腾的咆哮，携竹
浪排空的激越，似群猿啸谷空壁回音的共
鸣。轰隆隆，直撞耳膜。

透过路边茂密的桃树丛，上游，一条白练
自两山之间倾泻而出，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向
前奔流，向绝壁的下游翻滚、撞击。水与石的
撞击，是高与低的较量，是柔与刚的撞击，是
力量与力量的搏击。一帘瀑布，白生生、白净
净，白茫茫，如雾似烟，跌落岩石。河的鳞甲，
水的鳞甲，浪的鳞甲，四下飞溅，片片飞散。

二

瀑布下的礁石以块、团、丛的方式存在。
黝黑，凛然。遗世独立。
石的造型是一部生物化石标本。
单立或成片，相连或穿插。或半隐于水，

或裸露于水面。圆或半圆，方形、菱形或多边
形，单孔、多孔或孔里再生密密匝匝的子孙。

如老树枯立，似田螺攀爬，如百兽奔跑，千姿
百态，诡秘，怪异。让人动容。浪从石上过，
从孔中过，从脚下过，亿万次的承接与包容，
激愤、凶猛、暴怒或舒缓，浪将礁石冲击洗刷
成自己的样子。数不清的浪，数不清的水，在
礁石的脚下流走了。数不尽的人来人往，斗
转星移，礁石终于洞穿了岁月，守着自己的影
子，与苍穹，遥遥相望。

石，不生花，不长草，只长坚韧。
脱鞋，涉水，静坐石上，看白鹭翩飞，看蟹

与鱼虾在通透的静水里调情。下游，浩浩汤
汤的水流浸润万顷良田。我抚摸着脚下的岩
石，敲击，耳边传来清脆的回声：有三国东吴
名将陆逊屯兵金城山时千军万马的嘈杂；有
后唐民夫抬石挑土筑坝的号子；有宋太史黄
庭坚在“金城墨沼”濯洗笔砚的叹息；有明嘉
靖贾商熊白霓捐资建桥，小镇世代以“白霓”
命名、勒石铭记其善举的赞语；有太平天国将
士与清军血战歇马山的豪情壮语；有商代铜
鼓韵味回旋的铿铿锵锵；有现代提琴戏走进

央视舞台的咿咿呀呀……

三

一条河流的走向，因了人类的智慧而改
变了单一的价值，从默默无闻的流淌，到后唐
时期拦河筑坝蓄水、惠及千家万户的水利灌
溉，到如今，成了一方水土的福星，一处游览
胜景。千年，在接纳、承载中成就了自己。

古堰湾，你是大唐遗落的一纸缀满小楷
的折扇，是宋朝易安凄清婉约的一首小词，你
是清朝汉剧名家米应生唱腔激越的二黄，你
是民国出土的年代久远的青花瓷。古朴与厚
重写意你延绵千年的符号。

是夜，对着电脑的一帧照片出神：瀑布下
方的岩石上，一个女子侧身端坐，目视远方。
她的前方，是一群民夫劳作的剪影。他们头
系方巾身缠草绳打着赤脚，或挑土或抬石，用
汗水将糯米与石灰糅合，一块块条石粘牢、叠
加、垒起。人类用原始的手工造就了一座大
坝的永恒。

古堰湾的水声
成丽 （咸安）

坐车进城
王战强 （通城）

在通城去往武汉的长途客车上，已经坐满了旅
客，他们有的天南海北聊闲话，有的专心致志玩手机，
有的津津有味吃东西，有的则靠在椅子上舒舒服服睡
大觉。我坐在车后排，耳闻目睹这车内的景象，觉得
格外有意思。我放松一下身体，斜靠在椅子上，听着
喇叭里播出的抒情轻音乐，觉得在小车普及的今天，
坐长途客车，感觉还是不错。脑子里却不禁想起我曾
经的进城经历。

小时候，我到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而且次数不
多。最早的时候是和母亲去县城卖猪仔。那时候卖
猪仔是半夜里就出发，得在天亮之前赶到县城，那样
才可以占到一个卖猪仔的摊位。卖猪仔的摊位和卖
菜的摊位不同，得有一个放猪仔的圈。卖猪仔一般都
得很长时间，这中间还得给猪仔喂食，有了猪圈才可
以喂食。而且，猪仔放在圈里，别人才可以看清猪仔
的体态、毛色、食相，才好挑选。从家里到县城二十多
里路程，得走几个小时，之前还得给猪仔喂食、准备交
通工具等等，这样一番折腾，差不多一个晚上的时间
便没了。所以，每次到县城去卖猪仔，基本上是通宵
不眠。卖完小猪，又得趁黑赶回家。就这样两头摸
黑，去县城的次数再多，对县城也是没有多少印象
的。唯一的印象是县城很远，去县城很累。

高中毕业之后，要去省城武汉读书。武汉，对我
来说，那是一个充满好奇、也非常神秘的地方。它给
我的印象，除了那篇《武汉长江大桥》的课文给予我的
信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只有心里的想象。想到
马上可以进省城，看到那令人向往的武汉长江大桥，
我不知道有多么兴奋和高兴。

那时候去武汉的车费我记得是三元五角钱。爸
爸为了省钱，找了一个熟人，不占座位，坐在发动机盖
上，免了车票。那时候的客车全部是嘎式车，车内破
烂不堪，一路走来，还咯吱咯吱地响。车的速度也慢，
早上六点钟出发，中午才到温泉。在那里吃过午饭，
又继续前行，下午才能到武汉。去武汉的路是砂子
路，坑坑洼洼，车子驶过，颠颠簸簸，尘土飞扬。车子
没有空调，当然是不能关玻璃的，再说，那种玻璃关了
也没有用，跑几个小时到武汉，便是一车的灰，一脸的
灰，一身的灰。一到站，要取大行李的旅客便从车后
面的小铁梯爬到车顶上去取自己的行李。我在汉办
借了一个三轮车，左摇右晃的一路骑过崇仁路、拐过
解放大道，把自己和行李都送到了学校。这旅程，真
是一路风尘一路“歌”哦。

正回味间，车已经到站了。我一看时间，才二个
半小时，与坐小车的速度相差无几。大家停下拨动手
机的手指，止住没有聊完的话题，收起还没有吃完的零
食，在车下的行李箱取出自己的行李，有人还不忘整理
一下衣衫、理理一下头发，然后才依次走出了车站。

站外，只见阳光明媚，一阵微风吹过，不禁深吸了一
口清新的空气，伸了一个懒腰——如今的武汉和当年已
经大不一样了，如今坐车的感觉更和当年大不一样了。


